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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蒲孤一笑道： 「不換也不成，他們都
被劉素客擄去了，少林掌門明性大師已成殘
廢，武當青水道長與陰山派的化雲表先後身
死……」

李青霞簡直不能相信。
金蒲孤又輕歎道： 「這些都是我親目所

睹的事，而且他們的死傷都與我有關！」說
著又將自離開青蓮山莊，到劉素客的萬象谷
中的情形約略說了一遍，這下子連黃鶯在內
都聽得目瞪口呆。

李青霞聽完後才駭然長歎道：
「真想不到武林中會生出這麼大的變

故，也真虧有金大俠力挽狂瀾……大俠忙累
了好幾天，妾身等也不敢多作打擾，二位請
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妾身恭陪二位暢遊西子
湖……」

金蒲孤方自道謝，卻見那先前守夜的夥
計又匆匆忙忙地趕了上來叫道：

「總鏢頭，外面來了好幾個人，說是要
找金大俠！」

金蒲孤微微一怔道： 「我們來到之地十
分秘密，怎麼會有人找上門來了？」，

夥計毛三懾懾地道：
「這個小的不知道，他們的氣勢兇兇，

好像要找金大俠麻煩的樣子？」
金蒲孤冷笑一聲。
李青霞怒形於色道： 「是那一個有這麼

大的膽子，我看看去！」

說著正要出去。毛三卻囁囁地道：
「總鏢頭，您還是不要出去吧，他們都

是您的熟人，說是知道您的處境，才請金大
俠出去會面，不使您為難……」

李青霞怒聲道；
「胡說！我的朋友那個不知道金大快對

我之恩天高地厚，怎會做出這種混蛋的行
徑！」

毛三囁囁地道： 「他們的確是您的熟
人，小的認識其中一個鐵傘先生邵浣春……
」

金蒲孤笑笑道： 「原來是他，還有兩個
呢？」

毛三想想道： 「一位大姑娘說是姓石，
還有一個是老年人，一大把白鬍子……」

李青霞微愕道： 「我知道了！可是他們
怎麼知道金大俠委在我們這兒呢？」金蒲孤
大笑道：

「那還用說，凡是我的仇家，劉素客一
定會引為己用，也祇有劉素客有這麼大的神
通，能算出我來到此地……」

李青霞表示不信道：
「邵浣春與石慧對大俠固未能釋然於

懷，但也不至於為劉素客所用吧？」
金蒲孤笑道： 「出去一問便知端的，不

過總鏢頭的確不必出去多惹麻煩！」
李青霞慨然造： 「邵石二人與我切如深

交，而且他們若是真與劉素客勾結一氣，我

也不能放過他們……」
金蒲孤見她表示得如此決裂，倒不便多

說什麼，幾個人欣然向前走去，李青霞忽作
憂聲道： 「那個老人假如是石意的師父長白
老人呂子奇，倒是不好應付，此老的武功高
不可測，手中十二枚金錢鏢尤其獨步人間！
」

金蒲孤傲然道：
「這個我倒不在乎，劉素客不會武功，

十大門派的掌門人照樣被他制得束手無策，
可見武功並不能決定一切！」

說著幾個人已走到店中的大廳中，果然
瞧見石慧邵浣春伴著一個高大的老者，氣兇
兇地坐在廳中，見到金蒲孤之後。

石慧首先叫起來道： 「姓金的！果然是
你在這兒？」

金蒲孤冷笑一聲道：
「你們到此地指名找我，可見早知道我

在這兒了，何必還裝模做樣呢？」
這時那高大老者已站起來道： 「老夫呂

子奇！」
金清孤冷冷地道：
「你來幹什麼？要是你為了石廣琪之死

來找我償命，我還可以原諒你年老無知，假
如你是替劉素客作走狗來找我的麻煩，我可
要對你不客氣了！」

呂子奇氣得直吹鬍子叫道： 「小輩！老
夫聽說你恃才傲物，心中還不太相信，今天
見面之後，方知你確實是個狂妄之徒，你既
是武林中人，怎麼連敬老尊長的規矩都不
懂！」

金蒲孤哈哈一笑道：
「在下箭誅十六兇人，他們每一個都比

我年長，照你的規矩說來，我豈不是成了個
殺上的罪人了！」（一一七）

於是鶴子透過雙親將她的決定轉告要藏。
要藏一聽樂不可支，立即將鶴子從倉庫放出

來，安置在田治家的離館裡、並且送給她許多昂
貴的和服、髮飾，而且寸步不離，整日纏著她，
愛撫她的肉體。

要藏的情慾像永元止盡的深淵，不是一般女
孩子所能承受得了。

鶴子忍無可忍，幾度逃離他，結果卻刺激他
再度發狂，向無辜的人動粗。

村人非常恐懼，紛紛向鶴子哭訴，最後鶴子
祇好被迫又回到要藏的身邊。

就在這來回折騰之間，鶴子懷孕了，不久產
下一名男孩，要藏大喜，將小孩命名為辰彌。

小孩出生之後，鶴子還是經常抱著小孩離家
出走，因為要藏的情慾不但有增無減，他還認為
鶴子生了小孩之後，就是完全屬於自己的女人，
因此對鶴子的求愛更顯瘋狂。

過了不久，村人們終於發現屢次使鶴子鼓起
勇氣逃離要藏性凌虐的真正理由。

原來鶴子以前有一位山盟海誓的男友，名叫
龜井陽一，是位小學的訓導老師。

由於他是從別的地方調過來的，對這地區的
地質非常感興趣，經常外出探勘鐘乳洞，兩人常
因此利用尚不為人知的鐘乳洞穴偷偷幽會，因此
他們的戀情一直保密得很好。

但是紙終究包不住火，事情終於校人發現
了，在閉鎖的農村裡，村人們閃來無事最喜歡說
長道短，當他們逐漸明瞭鶴子和龜井過去的戀情
之後，更繪聲繪影地傳說辰彌的出身有問題。

「辰彌不是田治見少爺的小孩，是龜井的小孩。」
鄉村小鎮的風言蜚語，不假時日便傳進要藏的耳朵。性格強

烈的要藏，愛的時候像熊熊的烈火，相對的，嫉妒之心也非常人
所能比擬。

他一把抓住鶴子的頭髮，將她毒打一頓，再將她剝光身子，
用冷水潑灑。

不僅如此，還將平日幾乎含在嘴裡嬌寵的辰彌脫光衣服，用
燒紅了的鐵筷燙他的背和大腿。

（再這樣下去，不但自己會死在要藏的手裡，恐怕連小孩都
會被殺掉。）

鶴子越想越害怕，於是下定決心再度抱著孩子離家出走。
她躲在娘家兩、三天之後，間接從旁人口中聽到要藏對她的

離去非常憤怒，心中更生恐懼，於是又逃離娘家，躲藏在姬路的
親戚家中。

鶴子離去的四、五天之內，要藏不斷地喝酒靜靜等待鶴子回
來。過去鶴子祇要離家兩、三天之後，總是會由雙親或是村裡的
代表帶回來向他道歉。

然而這次五天、十天都過去了，鶴子依然不回來，這時，要
藏的焦躁逐漸轉變為瘋狂，兩位姑姑和妻子都不敢靠近他，甚至
連村人見到他都不敢吭一聲。

最後要藏瘋狂的舉動終於爆發了。那是晚春時節，一個還需
要火爐取暖的四月下旬的深夜。（四）

夫人明知是庸夫的女兒無艷在那裡作怪，不便細言，祇回他
一個： 「日後自知。且講正事。你是一人出來的麼？」宣生道：
「我是帶了兩個書僮跟隨，在那邊不知往哪裡去了。」夫人道：
「少不得叫人過去，代你找來。此刻想必腹中餓了，酒席備不及

代你接風，快取茶果來！」丫環答應自去。少刻端了來，又是一
壺細茶，就在卷棚內擺下桌子，將六碟茶果放下，斟上香茶，送
至面前。宣生一面吃著茶果，一

面問夫人道： 「姨丈可在府上？」夫人道： 「今日絕早就帶
了鳴玉往田上收租去了。你今日這等打扮不必會他。你是奉旨完
姻的，諒你姨丈不能抗旨。我這裡辦了些粧奩，不成意思，你也
不要笑話。你祇管明日坐轎來拜姨丈，送吉期過來。媒人裴公又
不在這裡，你家內又無人幫辦，凡事省儉些，我這裡也不怪你。
」宣生道： 「承姨母美情，小侄感激不盡。」夫人笑道： 「以後
不要這等稱呼！」宣生笑道： 「那個自然。」夫人便叫人過去找
宣生兩個書僮。那邊回說已去久了，不在這裡。夫人點頭。宣生
知書僮必是回去報信，帶累家人不放心，吃了茶果，忙告辭起
身。夫人打發家人備了轎子，送宣生回府。眾家人並書僮見主人
回來，方才放心。大家向前請安，問明主人在哪裡。

宣生一面重賞柯府送來的家人、轎夫，打發回去，一面將誤
認太僕、錯逢醜婦、困在園中，祇得踰牆到了柯府、會見夫人的
話說了一遍。大家聽說，俱笑個不住。此刻家人等俱稱宣生為老
爺，不敢以公子相稱。

宣爺過了幾日，坐轎帶了家人到柯府去拜太僕，面稟其事。
哪知柯爺因有前事在心，並不出來一會。祇叫兒子鳴玉陪他到後
面去見夫人。當著鳴玉，言明奉旨完姻之事，望乞轉達大人。鳴
玉答應，夫人忙叫廚下備酒，款待一日告辭回去。夫人與鳴玉等
晚上向柯爺說宣府完姻之事，柯爺道： 「我都不管，隨你們怎麼
辦法！」夫人聽了，由不得肚內好笑。

按下柯府之事，再言宣爺回府，因想媒人裴公未來，又有一
道旨意還要開讀，並學士一副官誥，是要媒人送過去的。想來想
去，就想到地方官可以做得媒人，便托了建昌縣做了大媒，捧了
旨意並官誥、迎娶日期到柯府。此刻柯爺見是聖旨，不敢不出
來，擺下香案跪接。

聽縣官宣讀旨意上無非敕封柯寶珠為三品恭人，擇吉與宣學
士成婚的話，柯爺謝恩，站起將聖旨請在家堂供奉。官誥、吉期
及宣府禮物都收於後邊。一面賞賜行人酒飯喜包，一面致謝知
縣 ， 款 待 筵 席 ， 熱 鬧 一 日 。 柯 爺 很 不 耐 煩 ， 這 話 不 表 。

（六十六）

周芝嫻第一眼就很喜歡這個女孩子，
長得漂亮、能幹、又識大體，出身好卻沒
養成半點嬌縱之氣。

「當然可以。」
歐嘉芝點點頭，被長輩叫 「歐小姐

」，她自己也覺得怪怪的。
「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醫院對

不對？你現在比我上次看到時，整整瘦了
一圈。」

「嗯……可能是因為六月是結婚旺
季，店裡比較忙。」祇有她自己知道，這
祇是官方說法，卻不是主要原因。

「原來如此。那歐院長最近好嗎？上
次我到醫院想拜訪他，但聽說他去度蜜月
了。」

「嗯。我爸跟我阿姨前陣子出發去環
遊世界了，再過幾天就會回來了。」爸跟
阿姨公證結婚後，在她的煽動之下，終於
決定好好休息幾個月。

「等他回來，麻煩你替我轉告，改天
我會帶我兒子親自去醫院拜訪他。」仲暘
能醒，歐院長功不可沒。

「我會的。」歐嘉芝允諾。
「媽，我們可以走了。」換好衣服的

辜仲柔急忙走了出來，再不走，她重要的
午餐之約肯定會來不及。

「好吧，嘉芝，那我們先走了。」周
芝嫻從沙發上站了起來，拿起了香奈兒手
提包跟女兒一起離開。

「兩位慢走。」
跟助理把兩位貴客送出門後，歐嘉芝

回到辦公室，看了下手錶，趕緊把東西整
理完，提了袋子又走了出去。

「小雅，我中午跟朋友有個重要的約
會，可能晚一點才會回店裡，有事情打我
手機。」她跟助理交代完後，便匆匆離
去。

推開義大利餐廳的玻璃門，在waiter
的帶領下，歐嘉芝選了個靠窗的位子。

昨晚在 msn 上，已經好久沒上線的

Lisa 約了她共進午餐，
她說有好消息要親口告
訴她。

今天是她們認識以
來，首度見面。

「我等人，待會兒
再點餐。」

遣走了 waiter，她
托著下巴，望著窗外的
炙熱陽光，原來，已經
八月了。

距 Gordon 消失不
見的那天，已經過了足
足半年了。

那天，她從黃昏市
場抱了一堆菜跟肉回到
車上時，就沒看見他的
蹤影了。原本還以為是
Gordon 睡飽太閒在捉
弄她，故意用失蹤這一
招來跟她開玩笑。

結果，一天、二天、三天……過了一
個星期，又過了一個月，他始終都沒有出
現。

那陣子祇要一下班，她就瘋狂飆車回
家，一整個晚上都盯著那棵他送給她的黃
金風鈴木發呆，活脫脫像個傻蛋。

那種像傻蛋般的自己，直到忙著籌備
爸跟阿姨的婚禮，及六月結婚旺季的來臨
時，才稍稍好了一些。

為什麼自己要為那種出現短短一陣
子，然後又不告而別的傢伙搞得像失戀一
樣？

哼！如果他還敢再回來，就不是一棵
黃金風鈴木可以讓她消氣了事的了。

「Helen？」
突然，歐嘉芝聽見有人在喚自己的英

文名字，循著聲音回頭，她看見一張艷光
四射的笑臉，頓時楞住。

「你是——Lisa？」（二十六）

我陡然叫了起來。 「要我做四天瞎子——」
白素一揮手，打斷了我的話頭： 「不是四

天，是八天，回程的時候，你一樣不能看到任何
東西，不然，你仍然可以知道那古墓在什麼地
方。」

我怒極又笑： 「要我做八天瞎子，就為了會
見一個結結實實的鬼？」

齊白卻一點也看不出我在生氣，接上去說：
「是啊，這真是太值得了。我見這個鬼的時候，

花的代價更大。你不記得我上次來的時候，那種
失魂落魄的情形。」

我 「呸」地一聲： 「值得？你到報上去登一
個廣告，說當八天瞎子，可以見鬼，看看能有多
少人來應徵，閣下快請吧，我這裡是人住的屋
子，不是鬼住的古墓，對閣下不是很適合。」

齊白被我一陣搶白弄得漲紅了臉，不住眨
眼，過了一會，才道： 「八天不能看東西又有什
麼關係？一進入古墓，你不但可以見到鬼，而且
可以見到那奇特至極的古墓。」

他再補充： 「在古墓中，你當然不必再做瞎
子。」

我一擺手： 「謝謝了，我不會接受這種條
件。」

齊白深深吸了一口氣，小心地問： 「是不是
剛才那人使你情緒變壞了？」

我道： 「不是」
齊白搖頭： 「我真不能相信，真的不能相

信。衛斯理，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錯過了，你
一輩子會後悔。你再也不會有機會見到一個結結
實實的鬼，聽他說幾百年前的歷史隱秘。」

他的話，確然有無比的吸引力，可是那鬼的
條件，卻也實在令人難以接受——倒不是當八天
瞎子有什麼特別的困難，而是接受了這樣的條
件，會使人感到在人格上遭到屈辱。

我使自己平靜下來： 「能不能折衷一下，我
保證除了白素之外，絕不對任何人提起，那麼他
的秘密就不會洩露。事實上，他如果死了五百
年，現在實在沒有什麼力量再能傷害他的了。」

齊白唉聲歎氣： 「這道理，你明白，我明
白，可是他不明白。我知道你不肯接受這種條
件，也對他說了，可是他一直堅持。」

我根本不想再和他說下去，不耐煩地半轉過
身去，恰好和白素的目光接觸，白素的目光之
中，閃耀著一絲頑皮的神情，使我心中一動，立
時知道白素在打的是什麼主意，我道： 「齊白，
那鬼，是不會離開古墓的，是不是？」

齊白惘然： 「多半是吧！」
我笑： 「那就好辦，陪我去的是你，陪我回

來的也是你，你說我一直都是蒙著眼的，不就行
了？」

齊白的臉色難看之至： 「我敢欺騙人，不敢
欺騙鬼。」

我雙手用力一揮： 「那就不必談下去了，看
來祇有你是世上獨一無二，可以和鬼在一起過日
子的人。」

齊白團團轉走了一會，坐了下來，身子不斷
抖動，很焦急，也很用心地在想多半是在想用什
麼話可以說服我應允鬼的條件。 （四十一）


